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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順導師在他的自傳「平凡的一生」，開頭的標題是「一生難忘

是因緣」，最後一章是「最後的篇章」。他自述：「我如一片落葉，在

水面上流著，只是隨因緣流去；流到盡頭，就會慢慢的沉下去。人的

一生，如一個故事、一部小說，到了應有的事已經有了，可能發生的

事也發生了，到了沒有什麼可說可寫，再說再寫，如劃蛇添足，那就

應該擱筆了！」最後他自己補上一段「最後可能補上一筆的，不過是

這樣的一則『×××年×月×日，無聲無息的死了。』」當然，裡頭

的時間已經不是由他自己寫的了：「佛曆2549年，公元2005年，中

華民國94年6月4日上午10點07分，因心臟衰竭於花蓮慈濟醫院圓

寂，享年101歲。」

在那「平凡的一生」，導師示現了百年旅程的佛子心願、宗教心

的「平凡」。是「一切皆空」的了然，卻是大作夢中佛事的示現！他

s弱的色身，百年如一日，承載著高貴的人格、超邁的智慧和無比的

行願！他，以朝聖的情懷，見證著時代的轉移，不僅只是個人生命的

奮鬥歷程！他，代表從十九世紀末到廿一世紀初的中國佛教僧人，不

畏險阻，沿絲路、西藏到印度，一步一步回到佛陀的座下，覲見世尊

慈顏！如今功德圓滿，儘管他的色身已經火化，他的思想、論著、智

憶 印順導師一二事

我才訝然發現，導師是因問才說，有問有說，不是不問而說！

有人說：「長老默不作聲。」

於今所見，導師不作聲則已，每言必發自內在最剴切的深思！

釋悟因

【懷念人間的導師】永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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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、對佛教的指引，已深深地影響著時代思潮；他對人間的熾愛、似

春風般輕拂人間的身影，將永遠引領人間，挺立在人間！

6月6日導師法體從慈濟大學移至新竹福嚴精舍供各界瞻仰。8日

我帶領香光尼眾佛學院學僧和僧團的僧眾前往福嚴精舍瞻禮，導師永

懷集的編輯小組邀稿於我，我想我就紀錄覲謁導師的幾次因緣吧！各

界對導師的行履、見地、評介，已有多面向、千百身影的描繪。我只

從幾次的覲謁薰沐中，記述其因緣，藉伸崇敬。

在華崗聽導師上課

民國54年秋，有一天東初老和尚寄來一紙明信片，上面簡短的

幾個字：「悟因，印老在文化學院（1）講課，來聽！師公。」東初老

人視我如親徒孫，是家師明宗上人的緣故。當時直覺得因緣難得，馬

上向天乙上人請假，整理簡單行囊北上聽課去！那年我正在高雄興隆

寺領執。

記得在華崗山上聽課，上午是導師的課，下午是楊白衣的課。中

午，導師和慧理、慧瑞法師等回法美寺陳家午餐休息。這樣過了2至

3個星期，我竟一直在生病中。聽課期間，我掛單在中華佛教文化

館，清晨從新北投到華崗，每天一往返，單程換車至少三到四班。學

生的搶車是有名的，擠上去還是被硬推下來，望著絕塵而去的公車，

又可以怎麼辨？陽明山的冬天斜風細雨，從早上出門淋濕的衣襪，一

直穿戴到放學回寺，沒多久我病倒了。上人得知，趕到文化館，要我

（1）文化學院後來改制為文化大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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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興隆寺。導師的課有整整一年，我竟沒能聽完整，多少個惋惜呀！

真是沒福報。

「印老在文化學院講課」，卻得東初老和尚通知，顯見這是佛教界

大事。佛教界的長老大德有時看似鮮少互動，重要的訊息互通起來可

快得很！那一次，我雖上了山，卻「上不了車」！這是第一次。

《福嚴佛學院志》的因緣

第二次見印順導師是《福嚴佛學院志》的因緣。民國81年，香

光尼僧團成立「院志小組」，著手編纂《台灣佛學院志》。第一個編修

的對象就是新竹福嚴佛學院。新竹福嚴佛學院雖不是台灣第一個以

「佛學院」立名的學院，然由其辦學淵源深厚，因立為台灣佛學院志

的第一輯（2）。

當初修志的因緣，是對當代台灣佛教的整理。回顧六、七十年代

的台灣，佛教的發展如青少年一般活力充沛：大專佛學社團如雨後春

筍、李炳南居士的明倫學社、煮雲法師的精進佛七、懺雲法師的齋戒

學會、佛光山的大專夏令營等，都吸引很多青年學子。各種弘化活動

推陳出新⋯⋯，佛教似乎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紀元。嘗思佛教發展是好

事一樁，而其根基—經濟基礎中的僧伽教育必須全面提升，佛教才

得以深耕、廣耘並進。乃嘗試捕捉當代僧伽教育的形貌。

我們從佛學院—新式學堂的型態著手。同時抱持「實則實之，

虛則虛之」的態度。從民國34年到83年的五十年間，台灣的佛學院

總數不下六十餘所，卻是此起彼落。「佛學院」的施設，是回應歷史

和文化的緣起法。制度化、結構性的型態，是台灣宗教師養成的一種

新模式，整理紀錄是日後的殷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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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嚴佛學院的前身—福嚴精舍，誠如歷任多屆院長真華長老稱

譽的，是當代佛教「最高學府」（3）。福嚴精舍是導師創建，為接納

「有志於學、能夠學的青年」而立。凡共住共學者皆稱學友，導師為

學眾設計三年的修學課程，並親自講學。民國 58年福嚴佛學院設

立，其辦學的學風和教讀的內容皆「以導師的著作、思想為指南」。

著手編輯福嚴院志時，已經是女眾部辦學的最後一屆。從46年

的新竹女子佛學院到 83年間，據說事隔多年，資料不全，人事星

散，採訪蒐集備極艱辛。付梓之前，為了得到導師的鑑正，我特別敦

請福嚴佛學院第一屆的訓導主任常覺法師帶領我去謁見導師。那是民

國83年4月，導師在新竹圓光寺，常覺法師當時在香光尼眾佛學院講

授《攝大乘論》。當天隨行的有編輯見重及見曄、見雍、見瑜、見

瓚、自曜法師等。導師聽了我們的簡報和呈上的文稿，當下應允由常

覺法師負責審閱，即可付印出版！

那天，我感覺長老身體比以前更清s瘦弱，但雙眼是炯炯有神，

煥發著慈靄怡悅。他一一回答這群好學好問的年輕比丘尼有關福嚴的

辦學，回答是清晰、明確，而沒有倦怠感！導師說他的辦學原則：

「女眾由女眾行政法師來辦，男眾由男眾辦。」導師也告訴我們：

「只對信眾的教育是不足的，光是淺顯的是不夠的，必須進一步的加

強僧眾的教育，要重視佛法的研究。⋯⋯」看似平淡的話語，應是導

師生命經驗的信念，是至關緊要的，才殷殷叮嚀啊！

（2）台灣佛學院志，已出版的，依序是《福嚴佛學院志》，《圓光佛學院志》，《中華佛學院志》。其

他有多部尚待規劃採編，已進行採編的，香光尼眾佛學院已採集到83年。

（3）《福嚴學學院志》，頁14，真華序。香光書鄉。83年12月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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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我們問及「人間佛教」和「禪淨修法」的異同，導師這才轉

移話題。這一轉，我才訝然發現，原來導師是因問才說，有問有說，

不是不問而說！有人說：「長老默不作聲。」於今所見，導師不作聲

則已，每言必發自內在最剴切的深思！是振耳欲聾的吼聲！給人的受

用卻是最豐盛的饗宴！

為西方藏系尼僧講戒的因緣

民國85年2月，一個長達三週的「西方藏系尼僧生活營」在印度

菩提伽耶登場，這是達賴喇嘛應允的課程，我受邀前往講比丘尼戒二

十天。最初對此行的理解，我是當作「經驗分享」，談一談台灣比丘

尼的經驗，介紹她們認識台灣比丘尼都做些什麼？如何跌跌撞撞地走

過困境的經驗等。然而就在出發前，我恰好有因緣拜見導師，蒙導師

垂示，這才提昇了那次的教學層次。

有因緣到菩提伽耶為西方尼僧說戒，是時代因緣的促成。台灣佛

教長久以來是世界佛教的縮影。民國76年7月15日台灣解嚴，各種

文化交流活動更見頻繁。80年6月泰國猜育法師首率二十位比丘全台

行腳托缽，泰式佛教即在台灣熱烈登場。84年7月葛印卡內觀禪法第

一次來台。86年3月達賴喇嘛首次來台弘法並向台灣比丘尼取經。

87年4月帕奧禪法首次來台⋯⋯。本來南傳、藏系佛教早已在本土活

動，自此更是熱絡。台灣佛教也搶搭了與世界接軌的順風車。

菩提伽耶那次的活動有來自歐、美、澳、紐等十八個國家，一百

餘位西方藏系的尼僧。她們由親近藏傳喇嘛而出家，然而藏系佛教目

前還沒傳授比丘尼戒。她們提出的困境是：她們在台灣、香港、馬來

西亞、美國接受漢傳比丘尼戒，回到西方的社會無法適應，甚至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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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，因而亟需台灣比丘尼的經驗。她們找我，我揣測一則有香光尼

僧團及香光尼眾佛學院的行政經驗；二則由香光推派在美國留學的見

諦、見咸等與西方藏系尼僧有交流，語言通暢。約定早在兩年前就開

始洽談，遲至84年底才得成行。

在出發前二天，正值農曆歲末，臘鼓頻摧。就在打包行囊之際，

嘉義的護法張嘉南居士來電告訴我，導師在妙雲蘭若（蘭若就在市區，離香

光寺約30分鐘車程）。我一聽，當天傍晚即驅車前往禮座，有學僧執事僧，

兩部車同行。頂禮後，我向老人稟白近日將去印度，與藏傳西方比丘

尼分享台灣比丘尼的經驗。

我問：「此行講戒要注意什麼？」導師睜著眼睛盯著我，好一會

兒才緩緩地說：「要注重法與律！講戒律看重在可以做什麼，不要一

直說不可以做什麼。」我知道戒律永遠有因地因時的制宜，中國的清

規、隨方毗尼在我腦海閃過，這些「隨方」不多是由於環境的差異，

從困難困惑的釐清，尋出路而來的嗎？剎時，我似雲淡風輕般了然。

我回答導師：「我會從四分比丘尼戒律的制戒因緣下手，分享台灣的

比丘尼經驗。而更要著力的，是讓她們說出自身面臨的困境，讓大家

一起探討可行之道。」經導師的提撥，課程的重心，從我方的經驗分

享，轉而以學習者為中心，探討其自身的困境及解決之道。真是畫龍

點睛的一筆！

的確，教育不在貫注什麼，而是協助釐清遇到什麼，這才是人間

佛法的踐行！這是當天的第一件。

當天我問的第二件事，是有關葛印卡的內觀禪。就在拜見導師的

前兩個月，即84年11月，香光尼僧團舉辦第一屆「封山禪修」，法門

就是葛印卡的內觀禪。讓同修的修學法門從傳統的中國禪、念佛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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門，又來個全然陌生的緬系禪法，是試驗也是挑戰。我問導師內觀與

中國禪宗參話頭的比較。導師說：「各家各派的禪法，儘管容或有不

同的下手方便，卻不可不修觀無常、苦、無我，修觀才能斷煩惱。⋯

⋯」在實修的指導上，導師是如此地一針見血，直指根本！而所謂的

「根本」是超越時空的！

接著，導師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參禪參得很好，還得看他不參禪時

是否煩惱不斷湧現。修行要修得輕安，最忌參禪卻說這說那，作怪

哪！」接著他又說：「佛法的信仰，不是只在上層社會的談空說有，

應著眼老百姓正信了佛教之後，身心、家庭、社會的安頓。在家人天

天上廟是無濟於事，正信應該還要正命—正當的職業來安頓身心、

家庭。」 導師是念念不忘提醒行者：修行的正見是遠離「隱遁獨善

和庸俗的怪異行徑」，正行是「兼善天下的大乘菩薩願行」。反過來

說，深廣的菩薩行需要正信、正命，才更貼近人間！

第三件，當天我們要進入大殿前，已被叮嚀不能說太多話，老人

家最近身體欠佳。可是當我們要告假時，老人家又說：「組織和制

度，也是無常法！有時而盡，這是自然的法則，這就是人間！」老人

家怎麼突然說這些，我不知道。是對寺院管理者的悲憫與警惕嗎？時

香光寺218事件還未發生。

85年初香光寺大雄寶殿完工，不肖者開始假觀音聖旨捏造謠言，

我從印度講戒回香光寺，傳言已滿天飛。隔年，86年2月香光寺218

事件爆發，不肖者爭奪寺產的野心終於浮上檯面。經TVBS節目報

導，教內外人士都震驚了，紛致慰問（4）。5月明迦法師偕見承法師

與比丘尼協進會的諸法師們到華雨精舍，向長老禮座。導師殷殷關切

香光寺事件。他對佛教界的大事，是關心的！是熾熱的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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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這幾年，只要知道老人家在妙雲蘭若，我總帶著佛學院師生

去禮座。老人家話不多，卻怡然地聽著學僧說話，學僧則仰著頭專注

地圍坐在老人座前。雖無語，卻讓僧青年感受到無比的溫潤、溫暖。

是典型「仰之彌高，即之也溫」的示現在人間。

以上，是我追憶幾次的覲謁，紀錄下來，藉伸崇敬！

後記

寫完本文，不禁擲筆興歎！對印順導師的回憶，僅記幾次的覲見，豈能寫盡從

老人身上所得的畢生受用？文之終，猶有不吐不快者，謹記如下：

最讓我感佩的，是導師幾近傳奇的強韌生命力，生病、瘦弱、清 的色身，竟

可以百折不撓地使用一百年！縱然，年年難過年年過，心境、智慧、行願卻是始終

如一的清澈、覺醒，直到最後一刻！這是多麼令人景仰啊！

（4）香光寺218事件，自民國86年2月，不肖者爭奪寺產以暴力威脅不果，又上法庭提起自訴，幸

得庭上主持公義，於87年元月裁定：「告訴不合法，不得再議。」至此全案才告終結。

◎民國91年，悟因法師率香光尼眾佛學院全體師生，前往妙雲蘭若禮座，並向導師請法。（照片提

供︰伽耶山基金會）


